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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晚上，打完羽毛
球，突发奇想，要去百家湖看

一个刚回国的朋友。
车子从中华门出去，直上

双龙大道，一会儿就过了麦德
龙。朋友的电话适时追来：“几
年没来过百家湖了，还记得怎
么走吗？”我接过话茬：“当然
记得，到前面路口那个有银色
不锈钢城雕的圆盘口，左拐就
是去东山的；我们不拐，照直

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看到西
南角大楼上高挂的!!广告

牌，再右拐就到了呀。”朋友听

我说得头头是道，便催促：“那
就快点来吧。”

一路上，华灯怒放，车来
车往，好不热闹。我们的车子
奔驰其间，还没看到银色城雕
时，倒是看见一幢好面熟的高
楼矗立在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我还没回过味来，车子一溜烟
就冲过去了。

就在我觉得哪里不对劲
时，前面路口赫然出现了那座
记忆里的城雕，老公问要不要
右拐，“不，” 我说，“下一路
口右拐就对了。”

但问题出现了，还没到下
一路口，我就看出从没来过这

里，看看路名，叫“高湖路”，没
听说过呢。赶紧叫车子靠边停
车，翻出随身携带的南京地图仔
细查找，好似外地来宁的客人。
幸亏看地图的本事挺大，往地图
下方一找，果然看到“高湖路”，
但在百家湖南面远了去了。

于是调转车头，往来时方
向去。

进门前打电话向朋友诉
苦，朋友听了哈哈大笑：“怎
么样，经验主义害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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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一大早，姐姐带着
双胞胎小外甥木木和林林
回娘家玩。两个小家伙今年

刚五岁，正是调皮的时候，
到了家里就满屋子乱窜，没
一刻安宁。本来打算星期天
可以好好睡懒觉的，这下可
泡汤了，没办法，吃完午饭
只好一人出门瞎转，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在街上百无聊赖地转
了一圈，走到一大商场门
口，看看挺热闹的，于是走
了进去，顺便吹吹空调。楼
上楼下转了一圈，看到某牌
子的衬衫打折促俏，经不住
销售小姐的热情介绍，便买

了一件。
傍晚到家，顺手把装衣

服的袋子扔到沙发上，就

去洗澡了。洗着洗着，听到
两个小鬼在客厅里大声
嚷，这个说“谁找你”，那
个喊“难长个”，在和谁说
话呢？难道又偷接我手机
了，还骂人家长不高？不
行，万一是公司领导打来

的那就惨了。我顾不上洗
澡，急忙冲出去，却看到他
俩手里拿的不是手机，而
是我的衣服袋子。

凑近一看，我顿时乐
了。原来，他们是在认那上
面的商标：“雅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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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是东到中华门
城堡镇淮桥、西到长乐路新
桥的一条街巷。

钓鱼台有一个重要的

支巷，因为巷口为123号，
故叫钓鱼台123巷，其实它
的本名叫“侍其巷”，因侍
其氏聚居于此而得名。“侍
其”是个姓氏，相传宋时有
个左朝散大夫名叫侍其良
器，文德俱佳，但厌倦了朝

廷争斗，辞官隐居，并多次
拒绝当朝征召，数度迁徙躲
避，后于江南专事经济，富
甲一方。他的后裔，就住在
侍其巷。

明时，侍其巷还有孔阁
部贞运宅，俗称孔天官家环

碧园，太平天国时是侍王李
世贤的王府，英王陈玉成也

住过这里。天京陷落后，曾
国藩驻节于此，后来湘军诸

将买下此宅，作为湖南会
馆。1958年时，又改成南京
塑料厂。

钓鱼台东口到饮马巷
交界处，老南京称为沙湾，
古时叫永安坊，俗称沙窝，
因秦淮河在此弯曲向西北

方向而得名。
沙湾在古代是南京最

大的鱼市场，在明清时代又
是南京丝织业的中心。那里
地势高，无潮湿之气，织造
丝绸不易腐烂，而且正在秦
淮河边，用水便利水质又

好，是玄缎最理想的生产、
储藏和销售基地，由此带动
了门西一大片丝绸家庭手
工作坊，成为江南丝绸的集
散地。

直至西方在我国大量
倾销剩余产品，造成我国家

庭丝织业的严重危机，沙湾
才逐渐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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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闷热的晚上打车，刚
一坐定，出租车就窜了出去，弄

得我身子猛地朝后靠了一下。
不待我调整好，出租车吱呀一
声怪叫，又来个急刹车，我身子
又不由自主朝前一冲，急忙用
手撑住，右脚还下意识做了个
踩刹车动作。一辆摩托车几乎
贴着出租车的保险杠扬长而

去，的哥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的哥转过瘦瘦脑袋，扫了

我一眼：“师傅也是开车的吧？”
我点点头，说开了几年了。

的哥似乎找到了同道，叹
口气道：“现在出租不好开，真
不好开，汽油涨价、黑车太多、

租子太高、塞车严重，以前一个
月五六千、七八千跟玩儿似的，

好的时候一万也赚过，现在拿
个两三千就阿弥陀佛了……你

看看，现在新手上路特犯嫌，该
快时快不起来，要慢的时候却
跑得像只受惊的兔子。
“再看看我这驾驶技术，

我开出租都十多年了，跑了五
六十万公里，还有什么没见过？
你看，前面电子警察管不管用

我们早就知道，交警什么时候
下班我们心里都有数，前头哪
个路口什么时候人多我们心里
也清楚……不然这出租还开个
耳屎啊，对不对？”

他好像在问我，但根本没
要我回答的意思，接着说：“前

几年我年轻时喝了酒，还敢一
气把车开到连云港，现在这些

新手借他个胆子也不一定敢。
“那天我过大桥遇到一个

开面的的二五，能把人的鼻子
都气歪了，还要跟我飙，我就不
让，我看你多大本事，我抖呵他
这小样？我就不让，反正他压黄
线超车，出了事他全责。
“像我这样开车，不管是

判断还是反应，才开几天车的

新手都是没得办法比的。你看，
直行红灯右拐绿灯时，我就从
右道过去，啥事没有，这样的路
口等红灯不甩吗……
“歇得喽！交警这么晚没

事找事，不休息站这块儿格么
事啊！”

前头有交警示意他停车，我
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回了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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